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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唐代的水神崇拜 

 
王永平 

 
 
 

    摘要：水神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，是一种植根于传统农
业社会中的自然崇拜。唐代是中国古代农耕自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，风调
雨顺是人们最大的愿望，所以唐朝时期水神崇拜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很盛
行，主要表现在信仰对象十分广泛，信仰形式多种多样。尤其值得注意的
是，从唐代开始，龙王崇拜逐渐兴起和普遍化，这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发展
产生了巨大影响。 

关键词：水神崇拜／民间信仰／国家正祀／龙王 

 
唐代是中国民间信仰发展的重要时期，水神崇拜是唐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内

容之一。近年来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渐成热点，认识也日趋深化。但还有
一些具体问题有待深入研究，本文探讨的水神崇拜现象就是其中之一。关于
历史上的水神崇拜现象，尽管已有学者进行过探索①，但对于唐代水神崇拜
的研究却一直非常薄弱②。其实唐代的水神崇拜非常普遍，剖析这一现象具
有重要意义，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唐代民间信仰与国家正祀之间的
互动关系，而且对于了解唐代社会以及唐人的精神世界也不无裨益。 

 
一、唐代水神崇拜的对象 

 
    水神崇拜是一种很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，古人基于“水是万物之源”、“水
是农业命脉”的朴素认识，赋予水种种神秘的力量，幻想创造出许多水神形
象，并对其进行顶礼膜拜，由此构筑起了庞杂的水神世界。因此，自古以
来，关于水神崇拜的信仰就非常发达。 

唐代水神崇拜的对象十分广泛，从文献记载看，各地信仰的水神名目繁
多，大致有以下几类： 

第一，对具体直观的自然水体的崇拜。中国是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潭、沼、
泉、井纵横密布的国家，水既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，也经常给先民带来毁
灭性的灾难，因此，“不论水有益于人类还是有害于人类，人类都敬畏它”
[1](p.42)，于是水便成了崇拜对象。唐代举凡有水之处，人们大都相信其有
灵异，往往建祠立庙，不时拜祭报赛。人们除了将头脑中想像出来的神灵奉
祀为水神外，还将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以及传说中的人物奉祀为水神，如黄河
水神为河伯冯夷、洛河水神为宓妃、汾河水神为台骀，最为奇特的是淮河水
神无支祁，“形若猿猴，缩鼻高额，青躯白首，金目雪牙，颈伸百尺，力逾九
象，搏击腾踔疾奔，轻利倏忽，闻视不可久”[2](卷四六七《李汤》引《戎幕
闲谈》，pp．3845-3846)。在封建国家的正式祀典中，还形成了以“四渎”(长
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)、“四海”(东海、南海、西海、北海)为中心的水神崇
拜，这就使水神崇拜在国家正祀中获得一席之地，从而成为唐代具有全民性
质的一项重要信仰活动。 

    第二，对与降水有关的一切自然现象的崇拜。唐代是以农耕自然经济为
主体的农业社会，风调雨顺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，因为降水直接影响到农业
生产，所以与降水有关的气象现象，如风、雨、雷、电、雪、雹、云、虹等
都受到崇拜。对风伯、雨师的崇拜尤为兴盛，还被唐王朝列入封建国家的正
式祀典当中，受到隆重的祭拜。而在民间社会，对雷公的信仰则更是敬畏有
加。如在雷州，“春夏多雷，无日无之”[3](卷下，p63)，所以这里有关雷公的
信仰特别兴盛。“雷州之西，有雷公庙。彼中百姓每年配纳雷鼓、雷车… …人
皆敬而惮之。”[4](卷庚,p107)唐人对风、雨、雷、电等自然气象现象的崇
拜，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与降水有关的自然属性。雨是水崇拜的最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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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之一，雨水不但能够滋润干枯的农田，而且能够造成江河湖海的泛滥；
雪、雹是另外两种降水的自然现象，降雪除了有利于农业生产之外，雪灾、
雹灾也是比较常见的自然灾害；而风、云、雷、电、虹等都与降水有关，所
以唐人对这些气象现象的崇拜实质上也是水神崇拜的重要表现。 

    第三，对兼职司水之神的崇拜。司雨水是各类水神的主要神职，但并非
为水神所垄断。“有不少其他类别的神灵，在具有各自基本神职的同时，也兼
有司雨水神职。人们除了向水神祈雨外，还向这些兼司雨水的神灵祈雨。这
种现象也应该属于水崇拜文化的范畴，因为向兼司雨水的神灵祈雨，与向水
神祈雨，并无本质的区别，都反映了人们对一定对象司雨水功能的信仰，包
含了水崇拜的基本观念。”[5](p.184)唐代民间信仰中的各路神灵大都具有兼
司雨水的职能。唐人求雨祈晴的神灵很多，像城隍、土地、山林、动物，甚
至历史上的圣人都能成为祈雨对象[6](pp.153～170)。向山神祈雨尤为常
见，因为高山峻岭和悬崖陡壁经常笼罩在云雾之中，加之河流多发源于山
地，难免会使人产生山神兼司风雨水旱的联想，所以在民间信仰中山神被赋
予了兴风雨、化甘霖的威力。不论朝廷还是各级官府，抑或民间百姓，每逢
天旱雨涝都会向山神祈祷，许下各种诺言，希望山神能保佑风调雨顺，驱凶
避邪，灾祸不作[7](pp.19-24)。这种对兼职司水之神的崇拜也可以看作是水
神崇拜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。 

    第四，龙神崇拜。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。古人认为龙能兴云布
雨，影响晴雨旱涝，所以至晚从汉晋以来，民间就有祭祀龙神祈雨的风俗。
从唐代开始，由于佛、道两教的兴盛，龙神的地位不断提高，被尊奉为龙
王，各地的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渊、潭、塘、井，凡是有水之处皆有龙王。如
洞庭湖的水神本是传说中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、女英，合称潇湘二妃，钱塘
江的水神是历史上实有人物伍子胥，但到唐代，龙王也成为洞庭湖和钱塘江
的水神，唐代著名传奇小说《柳毅传》中提到的“洞庭君”和“钱塘君”就是一对
龙王亲兄弟[2](卷四一九引《异闻集》，pp．3410-3417)。唐代还出现了人
死后为龙王的传说，据《报应录》记载，僖宗乾符年间(公元874～879年)，
有僧人曾于白帝城江面见一人，自称姓许名道坤，“唐初为夔牧”，今为滟灏堆
龙王已二百四十年矣[2](卷一一二《乾苻僧》引，P.780)。各地修建了许多
龙王庙和龙女祠，如“汾水贯太原而南注，水有二桥… …由是架龙庙于桥下”
[2](卷四二三引《宣室志》，p．3443)。渭水边建龙王庙，“合土为偶龙… …
蜿蜓鳞鬣，曲尽其妙，虽丹青之巧，不能加也… …里中有旱涝，祈祷之，应
若影响”[2](卷四二三引《宣室志》，pp,3442-3443)。随着各地龙王庙普遍
兴建，龙王崇拜也逐渐兴盛起来，成为水神信仰中最为重要的神祗。 

从以上四类水神来看，唐代水神崇拜的对象十分广泛，信仰的形式也多种
多样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从唐代开始，龙王崇拜逐渐兴起和普遍，对中国
民间信仰中的水神崇拜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从此以后，在所有的祈雨对象中，
龙成为最具权威性的水神，龙王庙也因此遍布全国各地，甚至穷乡僻壤。另
外，在唐代的水神崇拜中，有不少是年轻漂亮的女性水神，即使是在龙神崇
拜中，也有许多有关龙女的传说，这大概和水被人们赋予阴柔美的品格不无
关系。 

 
二、唐代国家祭祀中的水灵崇拜 

 
    祭祀是古代社会中的国家大事，唐代是国家祭祀典制规范化的重要时
期。唐朝建立后，在继承前代祭祀礼制的基础上，开始着手制定国家礼乐典
制。到唐玄宗时期，撰成《大唐开元礼》颁发全国，标志着统一完备的国家
祀典正式形成。 

唐代的国家祭祀分为三等：“若昊天上帝、五方帝、皇地祗、神州、宗庙
为大祀；日月星辰、社稷、先代帝王、岳镇海渎、帝社、先蚕、孔宣父、齐
太公、诸太子庙为中祀；司中、司命、风师、雨师、众星、山林川泽、五龙
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。”[8](卷四《尚书礼部·祠部郎中员外郎》，
p.97)同时确定了每岁常祀之制。由此可见，唐代的国家祭祀是以天神崇拜和
祖先崇拜为核心，囊括天神、地祗、人鬼以及先圣先师等几乎所有重要神灵
在内的国家典制。其中水灵崇拜占据重要位置，像岳镇海渎、风师、雨师、
山林川泽、五龙祠等祭祀，就属于典型的水灵崇拜。 

唐王朝对江河湖海等自然水体的崇拜主要体现为形成了以“四渎”、“四海”
为中心的水神崇拜。所谓“四渎”即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；“四海”即东海、
南海、西海、北海。对海渎的祭祀由来已久，至晚在西汉已形成对大江大海
的定期祭祀制度。到唐代，对“四渎”、“四海”的祭祀礼制进一步提高，海、渎
相继被加封为王、公。唐玄宗天宝“六载(公元747年)，河渎封为灵源公，济
渎封为清源公，江渎封为广源公，淮渎封为长源公… …十载正月，以东海为
广德王，南海为广利王，西海为广润王，北海为广泽王”[9](卷四十六《礼典
六·山川》,p.1283)。对四渎水神和四海海神分别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祭
祀。立春日于莱州(今山东莱州)祭祀东海海神，唐州(今河南桐柏)祭祀淮河
水神；立夏日在广州祭祀南海海神，益州(今四川成都)祭祀长江水神；立秋
日在同州(今陕西大荔)祭祀西海海神及黄河水神；立冬日于河南府(今河南济
源)祭祀北海海神及济水水神③。祭礼非常隆重，“其牲皆用太牢，笾、豆各
四。祀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”。有时朝廷还派遣两京官员和中央官员分命祭



祀。如天宝六载，朝廷派遣卫尉少卿李澣祭江渎，京兆少尹章恒祭河渎，太
子左谕德柳偡祭淮渎，河南少尹豆卢加祭济渎，太子中允李随祭东海，义王
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，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，太子洗马李齐荣祭北海[10](卷
二十四《礼仪志四》，p.910、p.934)。除对“四海”、“四渎”定期祭祀之外，
唐王朝还根据现实需要不断扩大对江河湖海的加封祭祀，如武则天垂拱四年
(公元688年)封洛水神为显圣侯，享齐于四渎；唐哀帝天祐二年(公元905年)
封洞庭湖君为利涉侯，青草湖君为安流侯[11](卷四十七《封诸岳渎》，
pp.976-978)。唐王朝对一些河渎湖海的加封，其目的是强化和维护封建等级
制度，所谓“星辰岳渎，是天地之臣也，秩视人臣也”；“五岳视三公，四渎视
诸侯，其余山川视伯、子、男”[11](卷二十二《岳渎》，p．499)。同时也从
客观上助长了唐代水神崇拜之风。 

    唐王朝对与降水有关的自然现象的崇拜主要体现在对风伯、雨师的祭祀
上。关于风伯、雨师的祭祀，唐代礼制明确规定：“立春后丑日，祀风师于国
城东北；立夏后申日，祀雨师于国城东南。”[8](卷四《尚书札部·柯部郎中员
外郎》，p.98)天宝四载(公元745年)颁布了祭祀风伯、雨师的规制：“诸郡风
伯坛，请置在社稷坛之东，雨师坛在社稷坛之西，各稍北三十步。其坛卑小
于社坛… …所祭各请用羊一，笾、豆各十，簋、俎一，酒三斗。应缘祭须一
物已上，并以当处群公廨社利充，如无，即以当处官物充。其祭官准祭社
例，取太守以下充。”天宝五载又将雷公列入国家祭祀当中，“其以后每祭雨
师，宜以雷师同坛祭，共牲别置祭器”[11](卷二十二《祀风师雨师雷师及寿
星等》，p.495)。这样就在国家祀典中形成了以风伯、雨师、雷公祭祀为中
心的自然现象崇拜。 

    唐王朝对岳镇、山林川泽以及其他神灵的定期祭祀都含有祈求风调雨顺
的动机在内。据《旧唐书》卷二十四《礼仪志四》载：“京师孟夏以后旱，则
祈雨… …先祈岳镇、海渎及诸山川能出云雨，皆于北郊望而告之。又祈社
稷，又祈宗庙，每七日皆一祈。不雨，还从岳渎。旱甚，则大雩，秋分后不
雩。初祈后一旬不雨，即徙市，禁屠杀，断伞扇，造土龙。雨足，则报
祀… …若霖雨不已，禜京城诸门，门别三日，每日一祭。不止，乃祈山川、
岳镇、海渎；三日不止，祈社稷、宗庙。其州县，禜城门；不止，祈界内山
川及社稷。”至于天旱时祭祀祈雨、水涝时祭祀祈晴的活动更是屡见不鲜。如
代宗大历九年(公元774年)，因京城大旱，京兆尹黎幹遍祷于诸神祠，仍未
“显灵”降雨；于是作土龙祈雨，自与巫觋对舞，结果“弥月不应。又祷于孔子
庙，帝笑曰：‘丘之祷久矣。’ ”[12](卷一四五《藜斡传》,p．4721)连孔圣人
都成为祈雨的对象，可见唐代国家祭祀中水灵崇拜的范围相当广泛。 

唐王朝对龙神崇拜的祀典也逐渐规制化。在唐代的国家祭礼中有五龙祠，
缘于汉代以来祈雨巫术中的舞五色龙(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)配五方(东、西、
南、北、中)祈雨的仪式，这种仪式到唐代逐渐演化为祭五龙祠的典制。五龙
祠在唐代国家祭祀中虽然属于小祀，但其祭仪却非常隆重，直到宋初这种祭
礼仍在延续，“国朝缘唐祭五龙之制，春秋常行其祀”[13](《礼四之十九》，
p465)。另外，在古代帝王郊祀中还有大雩之祭，也是一种请雨祭祀，雩祭仪
式中包含有造土龙祈雨的巫术。上引《旧唐书·礼仪志》中的大雩之祭就有造
土龙仪式，京兆尹黎斡的祈雨巫术中也有作土龙祈雨的内容。造土龙祈雨是
古代祈雨巫术的传统方式之一，由此还衍化出一种画龙祈雨巫术，据唐人郑
处诲《明皇杂录》记载：“唐开元中，关辅大旱，京师阙雨尤甚，亟命大臣遍
祷于山泽间，而无感应。上于龙池新创一殿，因召少府监冯绍正，令于四壁
各画一龙。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，奇状蜿蜒，如欲振跃。绘事未半，若风
雨随笔而生。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，鳞甲皆湿，设色未终，有白气若帘庑间
出，入于池中，波涌涛汹，雷电随起，侍御数百人皆见。白龙自波际乘云气
而上，俄顷阴雨四布，风雨暴作，不终日而甘霖遍于畿内。”这是一个带有神
话性质的故事，或许是巧合，但却反映了唐代画龙祈雨的习俗。由于龙池祈
雨灵验，唐玄宗还在位于西京兴庆宫的龙池畔“诏置坛及祠堂”，命太常卿韦绍
草祭仪。韦縚奏曰：“龙者四灵之畜，亦百物也，能为云雨，亦曰神也… …其
飨之日，合用仲春之月… …飨之法，请用二月。有司筮日，池傍设坛，官致
斋，设笾豆，如祭雨师之仪，以龙致雨也。其牲用少牢，乐用鼓钟，奏姑
洗，歌南吕… …今享龙亦请三变，舞用帗舞，樽用散酒，以一献。”诏从之。
又命太常寺以右拾遗蔡孚及王公大臣所献《龙池篇》等一百三十篇，“考其词
合音律者，为《龙池篇乐章》，共录十首… …每仲春将祭，则奏之”。从此以
后，祭龙祈雨成为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祭典。甚至雩祀也在龙堂举行，如唐宪
宗“元和十二年四月，上以自春以来，时雨未降，正阳之月可雩祀，遂幸兴庆
宫(龙)堂祈雨… …相率蹈舞称庆。后大雨果下”[11](卷二十二《龙池坛》，
pp.503-505)。唐玄宗还在东都凌波池畔置龙女祠，亲作《凌波曲》，“每岁
祀之”[2](卷四二○引《逸史》，p.3421)。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倡导，龙王逐
渐成为后世所有水神中最具权威性的祈雨对象。 

 
三、唐代民间信仰中的水神崇拜 

 
    与官方正式祀典中神圣威严的水神形象相比，唐代民间信仰中的水神崇
拜带有民间社会所特有的种种特点。 

    在唐代民间信仰中，水神形象并不总是一副正襟危坐、不食人间烟火的



尊容。他们也和人一样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、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，有时候
还贪点酒，甚至受到人们呼来呵去的遣使。如《灵应传》中记载的泾州善女
湫九娘子神的社会关系就非常复杂，据九娘子自称：“妾家族望，海内咸知。
只如彭蠡、洞庭，皆外祖也；陵水、罗水，皆中表也。内外昆季，百有余
人，散居吴越之间，各分地土，咸京八水，半是宗亲。”其父受封为普济王，
“妾即王之第九女也，笄年配于象郡石龙之少子”。其夫因触犯天条，遭天谴，
“覆宗绝嗣，削籍除名”。九娘子也因此受到牵连，被谪居泾州善女湫为水神
[2](卷四九二，pp．4037-4044)。又如并州有妒女泉，“俗传妒女者，介之推
妹，与兄兢，去泉百里，寒食不许举火，至今犹然。女锦衣红鲜，装束盛
服，及有人取山丹、百合经过者，必雷风电雹以震之”。乡民为之立神祠，“祭
者投钱及羊骨”[14](卷六,p.135)。妒女信仰在民间影响很大，以至于唐高宗
出行要经过此地时，并州长史李冲玄还“以道出妒女祠，俗云盛服过者必致风
雷之灾，乃发数万人别开御道”[10](卷八十九《狄仁杰传》，p.2887)。有的
水灵还幻化为艳丽女子，与人婚配。如《异闻集》记载：则天垂拱年间(公元
685～688年)，太学郑生尝路遇一艳女，“遂载与之归所居，号日汜人。能诵
《楚辞·九歌》、《招魂》、《九辩》之书，亦常拟词赋为怨歌，其词艳丽，
世莫有属者”。居岁余，谓生曰：“我湖中蛟室之妹也，谪而从君。”[2](卷二
九八《太学郑生》引，pp.2372～2373)还有的水神化形为老叟，如《德磷
传》记载：德宗贞元年间(公元785～805年)，湘潭尉郑德磷曾于洞庭湖上遇
一老叟，“棹舟而鬻菱芡”，后来才知道此人是洞庭水神[2](卷一五二《郑德
璘》引，pp.1089～1091)。《酉阳杂俎》也记载济水水神为“年可八九十”的老
翁[2](卷二九五《邵敬伯》引,pp.2351-2352)。有的水神还遭人遣使，受人
欺侮。《神仙感遇记》记载的河伯就是这副模样：有王子芝者，“好养气而嗜
酒”，常与一樵夫聚饮。樵夫有“异术”，尝召一客伴饮，“此人堂堂美须眉，拖
紫秉简，揖樵者而坐”，不一会就喝于两壶。樵者顺手抄起烧红的铁火箸，烫
紫衣者，紫衣人遂遁去，子芝也与樵者话别。后来子芝路过河渎庙，“睹夜来
共饮者，乃神耳。铁箸之验宛然”[2](卷四十六《王子芝》引，pp．288-
289)。这个河伯形象貌似精神，实质窝囊。 

    在人们的想像中，神灵总是万能的，似乎无所不在、无所不为、无所不
晓，所以一般情况下总是人类求助于神灵。但是在唐代民间信仰中，却经常
出现神灵有求于人类的情况。如《宣室志》记载：德宗贞元年间，陈郡袁生
尝于巴川旅舍遇一白衣人，自称赤水神，“有祠在新明之南，去岁淫雨数月，
居舍尽圯，郡人无有治者，使我为风日所侵铄，且日为樵牧者欺侮，里中人
视我如一抔土耳”。所以来求袁生为他重建祠宇，以时奠祀[2](卷三○六《陈
袁生》引，pp.2421～2423)。又《河东记》记载：宪宗元和年间(公元806～
820年)，晋阳汾水神台骀庙“庙宇隳漏，风日飘损”，每到下雨庙中神像就被淋
湿。有里民党国清者，善建屋，梦神求之曰：“尔为吾塞其罅隙，无使有风雨
之苦。”这两个水神形象颇有点寒碜[2](卷三○七《党国清》引，pp．2429-
2430)。它如前引《柳毅传》记载：高宗仪凤年间(公元676～679年)洞庭湖龙
王之女嫁与泾水神之子，受到虐待，托书生柳毅传书；《灵应传》记载：僖
宗乾符五年(公元878年)，泾州节度使周宝梦见善女湫水神九娘子诉朝那湫水
神欺侮，求借兵助其征讨；等等。这些故事虽然只是一些社会传闻，但反映
了民间信仰中的水神形象更加具有人格化的特征，他们也知道寒冻饥饱，也
像人类一样有婚丧嫁娶，甚至他们的婚姻生活也会出问题，这样的水神世界
完全是将人间社会的生活万象复制到神灵世界的结果。这与庄重、严肃的国
家正祀显然是有所区别的。 

    但这并未影响民间社会对水神的虔诚崇拜。人们祭祀各类水神主要是基
于各种各样功利性目的，其中祈求风调雨顺、灾疫不作是最直接的诉求。白
居易《黑龙潭》诗虽然讽喻乡民受巫师所惑，盲目祭祀黑龙潭龙王的愚昧之
举，但却保留了有关唐代民间水神崇拜的生动资料。诗云： 

黑潭水深色如墨，传有神龙人不识。潭上架屋官立祠，龙不能神人神之。
丰凶水旱与疾疫，乡里皆言龙所为。家家养豚漉清酒，朝祈暮赛依巫口。神
之来兮风飘飘，纸钱动兮锦伞摇。神之去兮风亦静，香火灭兮杯盘冷。肉堆
潭岸石，酒泼庙前草；不知龙神飨几多，林鼠山狐长醉饱。狐何幸?豚何辜?
年年杀豚将喂狐!狐假龙神食豚尽，九重泉底龙知无?[15](卷四，P.88) 

 
从诗中可以看到，乡民祭祀黑龙潭龙王的举动多么可笑与愚蠢，但其目的是
非常明确的，其信仰也是颇为虔诚的。裴谓《储潭庙》诗同样描写乡民祈雨
于龙潭，由于碰巧“灵验”，于是立庙祭祀潭神的情形。诗云： 

江水上源急如箭，潭北转急令目眩。中间十里澄漫漫，龙蛇若见若不见。
老农老圃望天语，储潭之神可致雨。质明斋服躬往奠，牢醴丰洁精诚举。女
巫纷纷堂下舞，色似授兮意似与。云在山兮风在林，风云忽起潭更深。气霾
祠宇连江阴，朝日不复照翠岑。回溪口兮棹清流。好风带雨送到州，吏人雨
立喜再拜，神兮灵兮如献酬。城上楼兮危架空。登四望兮暗蒙蒙。不知兮千
万里，惠泽愿兮与之同。我有言兮报匪徐，车骑复往礼如初。高垣墉兮大其
门。洒扫丹雘壮神居。使过庙者之加敬。酒食货财而有余。神兮灵，神兮
灵，匪享慢，享克诚。[16](卷八八七，p10022) 

 
白居易和裴谞都曾做过地方官，诗中描写的情形都是他们亲眼所见，但从中



可以看出二人对民间水神崇拜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。 

    在唐代民间信仰中，水神还有掌管人之生死的职能。在传统民间信仰
中，以泰山神为代表的山神崇拜和受佛、道两教影响的阴曹地府崇拜都是基
于治鬼主死的基本观念形成的，水神崇拜也包含有这方面的功利性需求，这
大概与水能生育万物，同时又能吞没生命的特性有关。在唐人想像中，水中
也有治鬼主死的水府。前引《德磷传》就提到：郑德磷与韦氏女相恋，不料
韦氏所乘舟在洞庭湖上遇风浪飘没。德磷伤心欲绝，作《吊江姝诗》二首，
投水吊祭，“至诚感应，遂感水神。持诣水府，府君览之”，送还韦氏。韦氏在
水府，与其父母“居止俨然，第舍与人世无异… …所溺之物，皆能至此，但无
火化，所食唯菱芡耳”。这则故事反映出，民间观念中的水府在治鬼主死方面
与地府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。 

    水神也具有预言祸福的职能。唐代广泛流传一则传闻：约在南北朝时，
吴江神曾托平原县民邵敬伯捎信给济水神，曰：“裕兴超灭。”果然就在这年
(公元410年)宋武帝刘裕灭掉了南燕慕容超政权[17](前集卷之十四《诺皋记
上》，pp.131-132)。所以唐人相信水神的预言是很灵验的。 

    水神还能影响人之贫富。据《潇湘录》记载：代宗大历年间(从元766～
779年)，有乔龟年者，虽家境贫乏却非常孝顺，“夏月，因自就井，汲新水奉
母，忽有一青衣人，自井跃出，立于井傍”，原来是井水水神。水神对龟年
说：“君当于此井中，收取钱百万。”言讫而灭。龟年果然得钱一百万，将其母
养老送终。后来龟年因贪心不足，“复又贫乏”，冻馁而死[2](《乔龟年》引，
PP.2409-2410)。水神的这种职能类似于财神。 

    正是因为水神信仰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诉求，所以这一时期民间水神崇
拜相当普遍。唐诗中有许多描写民间水神崇拜的诗作。岑参《龙女祠》：“龙
女何处来，来时乘风雨。祠堂青林下，宛宛如相语。蜀人竞祈恩，捧酒仍击
鼓。”[16](卷一九八,p.2044)描写蜀中祭祀龙女祈福的行为。张籍《春江
曲》：“欲辞舅姑先问人，私向江头祭水神。”[16](卷三八二，p.1285)《江南
春》：“向晚青山下，谁家祭水神。”[16](卷三八四，p.4303)反映的都是江南
民间祭拜水神的风俗。《蛮中》诗：“玉环穿耳谁家女，自抱琵琶迎海神。”
[16](卷三八六,p.4361)描写南方祭拜海神的风俗。李贺《神弦》也描写了迎
海神的情形：“女巫浇酒云满空，玉炉炭火香冬冬。海神山鬼来座中，纸钱塞
率鸣旋风。”[16](卷三九三,p4434)在江南、岭南一带还有迎江神和赛江神的
风俗，白居易《送客游岭南二十韵》：“牙樯迎海舶，铜鼓赛江神。”[15](卷
十七，p353)许浑《送客南归有怀》：“瓦尊迎海客，铜鼓赛江神。”[16](卷五
三○，p.6062)李梦符《渔父引》提到南方水乡渔民“赛波官”的习俗[16](卷八
六一，p.9730)，所谓“波官”也作“婆官”，是江南民间对水神的俗称。元稹
《和乐天重题别东楼》：“鼓催潮户凌晨击，笛赛婆官彻夜吹。”[18](卷二十
二,p.250)《唐国史补》卷下记载：“舟人必祭婆官。”赛神，也即祭祀酬神。
人们通过祭祀水神，希望能给自己带来好运，这就是唐代民间水神信仰盛行
的社会基础。 

总之，水神信仰是一种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自然崇拜，它与农耕自然
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，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唐代是中
国古代农耕自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，水神崇拜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很盛
行。官方的水神崇拜隆重而肃穆，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祭祀礼制，体现出
封建等级制度的威严；相对而言，民间的水神崇拜形式活泼而又贴近生活，
同时又不失虔诚，水神家族也庞大而杂乱，反映了民俗观念中水神人格化的
倾向。不过，水神崇拜作为唐代社会一种全民信仰，官方与民间的祭祀必然
产生互动，体现为民间俗信对上层祭祀礼制产生影响，而官方祭祀典制的形
成反过来又推动和强化了民间俗信的普及与盛行。 

 
注释： 

    ①关于水崇拜现象，向柏松的《中国水崇拜》(上海三联书店，1999年
版)就水崇拜的产生、构成要素、发展演变以及水崇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
等等进行了专题研究。此外，在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论著中也多有涉
及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泽先生的《中国民间信仰》(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89
年版)中关于自然崇拜的论述和乌丙安先生的《中国民间信仰》(上海人民出
版社，1995年版)中关于“水与水神崇拜”的论述。 

②关于唐代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论著，主要有台湾章群先生的《唐代祠祭
论稿》(台北学海出版社，1996年版)，贾二强先生的《神界鬼域— —唐代民
间信仰透视》(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版)和《唐宋民间信仰》(福建人
民出版社，2002年版)，以及雷闻博士的学位论文《隋唐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
关系研究》(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，2002年)等，但这些论著
中有关唐代水神崇拜现象的论述很少。 

③“四渎”和“四海”神庙的位置和祭祀地点分别为：淮渎庙在唐州桐柏县。
据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十一山南道二·唐州桐柏县条记载：“在县西六
十里桐柏山东北。”江渎祠在益州成都县。据同书卷三十一剑南道上·成都府成
都县条记载：“在县南八里。”东海庙在莱州掖县。据同书卷十一河南道七·莱
州掖县条记载：“海神祠，在县西北十七里。”南海庙，在广州南海县。据同书
卷三十四岭南道一·广州南海县条记载：“海庙，在县东八十一里。”济渎庙在
河南府济源县，据《马元贞投龙记》载：“天授三年岁次壬辰，正月戊朔，廿



四日辛卯，大周圣神皇帝缘大周革命，奉敕遣金台观主马元贞往五岳四渎投
龙功德… …廿一日于济渎庙中行道，上神衣… …同见官人朝散大夫行济源县
丞薛同士… … ”(陈垣：《道家金石略·唐》，第80页，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)河
渎庙准确位置不详，约在同州朝邑县西南蒲津关附近。这是因为既然祭祀河
神是在同州举行，那么庙所一定是在黄河西侧。又据杜光庭《神仙感遇记》
载：河中府蒲州紫极宫道士王子芝与一樵者夜饮酒，天明告别，“子芝送樵者
讫，因过(河渎)庙所，睹夜来共饮者，乃神耳。”(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十六
《王子芝》引，第288～289页，中华书局1961年版)蒲州与同州朝邑县夹河相
邻，蒲津关是进入关中、连接同州与蒲州的重要交通要道，位于蒲州城西和
同州朝邑县西南。而在河东蒲州紫极宫的道士王子芝能在送人后，路过河西
的河渎庙，那么其庙一定是在距离蒲州城不远的地方，而最符合此地理位置
的莫过于同州朝邑县西南的蒲津关西侧位置。至于北海和西海则是按方位来
加封的海神，是泛指，并没有具体所指，所以没有修建单独的北海、西海神
庙，祭祀北海和西海海神的地点就放在济渎庙和河渎庙来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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